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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近年来，卫生发展援助逐渐在联合国推动的全球发展议程中处于

核心地位，已成为国际政治和各国外交的优先议程。 本文聚焦海湾援助国在中东北

非地区卫生发展援助领域的贡献并总结出以下特点：海湾援助国主要通过双边渠道

提供援助，重点关注中东北非国家以及其他伊斯兰国家，倾向于受援国卫生领域的能

力建设援助，旨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宗教福利跨国延伸。 海湾援助国的援助模式

丰富了原有的国际援助内容，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南南合作，推动国际援助从“援助有

效性”向“发展有效性”转变。 从短期看，海湾援助国的卫生发展援助将推动世界在

疫情后重启；从长期看，海湾援助国的援助集中体现了新兴援助国在扩大卫生发展援

助筹资渠道、加强卫生发展援助力度，乃至于重塑全球援助格局等方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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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新冠病毒等传染性疾病给全球卫生安

全带来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对卫生领域的投入不断增长，卫生发展援助在联合国

推动的全球发展议程中逐步处于优先地位。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联合国推出了千年发

展目标计划，其中有八个目标和指标将卫生议题置于全球议程的核心。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在联合国提出的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以及“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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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福祉”等目标与卫生议题相关。 其中，在“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

龄段人群的福祉”中还包括减少死亡率、加强生殖保健服务、控制传染病和非传

染性疾病以及减少抗生素耐药性等内容。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第 ７４ 届联合国大会召开

的“健康全覆盖”高级别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健康全覆盖政治宣言》。 该宣言更是

将全球卫生置于发展的核心地位，凸显了全球卫生治理在全球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有学者把卫生援助分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两类。 南北合作以北美模式、日

本模式和欧洲模式为代表，南南合作以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为代表。① 北美模式参

与面广且政治附加性较强，关注卫生制度的建设并倡导公私合作；日本模式注重多

边援助，集中解决卫生政策和初级卫生保健等问题；欧洲模式具有多主体、多层级

特征，借助规范性权力约束内部成员行为并影响国际规则，通过卫生援助发挥软实

力优势；印度模式与其整体援助目标密切相关，援助目标的设定顺应受援国社会的

变化，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教育等民生发展；中国模式多采用“交钥匙”的援

建方式，项目规模较为统一且以综合医院或卫生中心为主。 海湾援助国是中东北

非地区最主要的援助来源之一，对该地区卫生事业发展的贡献独具特色，但海湾援

助国的阿拉伯模式很少有学者关注。 本文在梳理海湾援助国卫生发展援助动因与

概况的基础上，分析其具体实践和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与启示。

一、海湾援助国卫生发展援助的基本概况

卫生发展援助曾属于不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领域，但自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全

球改善卫生条件的呼声越来越高，卫生发展援助的政治化趋势不断增强。 由于

有效的卫生发展援助能显著改善受援方的多个健康指标，也使援助方可以获得

相关经验和知识，因此被认为是双赢的援助领域。② 国际社会对卫生领域的投入

实现了巨大增长，但在资金筹措上仍面临着重大挑战。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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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在《２０１８ 年全球卫生筹资：转型中的国家和项

目》报告中指出，①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欧美传统援助国无法全部兑现承诺以及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资金的巨大缺口均表明，未来迫切需要其他资金来源。

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在“南南合作”机制下提供

发展援助，对全球卫生事业做出重要承诺并积极践行；包括沙特、阿联酋、科威特

和卡塔尔在内的海湾援助国在卫生发展援助的援助区域、援助渠道和援助领域

等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见表 １）。

表 １ 海湾援助国的卫生发展援助（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７ 年）

国家 卫生援助金额及渠道 主要援助机构 援助动因 援助内容

阿联酋

２２ 亿美元（１２ 亿美元为
双边援助、８． ６２ 亿美元
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
其余通过联合国机构提
供）

阿布扎比发展基
金、阿联酋红新
月会、扎耶德慈
善与人道主义基
金会

构建软实力外交战
略、获得国际声望与
影响 力、 促 进 阿 拉
伯—伊斯兰世界团结
和维护国家外交战略
与安全

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提供疫苗和医
疗物资、组建疫苗
物流联盟、专项治
疗传染病

沙特

１３ 亿美元（８． ６８ 亿美元
为双边援助、１． ３４ 亿美
元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援
助、０． ８８ 亿美元通过全
球基金提供）

萨勒曼国王人道
主义援助和救济
中心、沙特红新
月会

维护国家安全与地区
秩序的稳定、实现宗
教福利跨国延伸、争
取在伊斯兰世界的领
导地位

建造医院和派遣
医疗队进行免费
手术、捐赠医疗器
械与药物、培训医
务工作者

科威特

９ 亿美元（６． ９４ 亿美元
为双边援助、１． ０８ 亿美
元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提
供援助、０． ５１ 亿美元通
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
供援助）

科威特财政部、
科威特阿拉伯经
济发展基金会

以对外援助为外交杠
杆，通过运用 “第纳
尔外交”来争取阿拉
伯和非洲国家的支持
和拥护

建造医院、提供医
疗保健、专项治疗
传染病、提供饮用
水和卫生设施

卡塔尔

３． ２ 亿美元（２． ４１ 亿美
元为双边援助，０． ５７ 亿
美元通过联合国机构提
供）

卡塔尔发展基金
会、卡塔尔慈善
组织、卡塔尔红
新月会

实施小国大外交战
略、寻求支点与平衡
外交、将卫生援助作
为获取广泛战略优势
的途径

难民卫生援助、提
供医疗物资和医
疗 设 备、 疫 苗 研
发、提高医疗服务
有效性

　 　 图表来源：作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泛美卫生组织、世界

银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全球基金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组织官网发布的信息整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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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援助是一种高道义、低政治敏感度的援助方式，也是一国开展公共外交

以树立良好国际声誉的重要切入点。 海湾国家把中东北非地区作为卫生援助的

主要对象源于以下几方面动因。 第一，海湾国家选择的援助对象在地理上表现

出相对集中的特点。 海湾国家更倾向于将地理区位的临近程度、社会经济发展

的相近性和宗教文化的相似性等要素作为选择重点援助区域的依据。① 第二，中

东北非地区对卫生援助的需求较大。 多年来，中东北非地区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存在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特别是自中东巨变以来，叙利亚、利

比亚和也门等国正在经历内战，约旦和黎巴嫩等国家正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难

民危机。 在局势动荡背景下，海湾援助国试图通过提供卫生援助来塑造符合自

身利益的地区格局，以提升自己的地区影响力和稳定周边局势。

从援助区域看，海湾阿拉伯国家卫生援助的重点区域是中东北非，其次是撒

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 （见表 ２）。 据统计，２０１７ 年海湾国家卫生援助的

３５􀆰 ２％流向了中东北非国家，主要包括也门和叙利亚等处于内战中的国家。 ２０１５

年也门全面爆发内战以来，其国家经济严重衰退，因饥饿而死亡的儿童数量不断

攀升。 由于也门对外通道处于海陆空的全面封锁中，国际救援多方受阻，该国出

现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② 海湾援助国借助地域便利，为也门提供大量的卫生

援助。 以 ２０１７ 年为例，也门从海湾国家接受的卫生发展援助达到 ０􀆰 ８１ 亿美元。

埃及也是海湾援助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主要援助对象，接受了 ０􀆰 ３６ 亿美元

（７􀆰 ０％ ）的援助。

近年来，海湾国家的卫生发展援助也十分关注其他发展中国家，受援国范围

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２０１７ 年，海湾国家卫生发展援助总额高达 ６􀆰 ４７ 亿美元，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其援助总量的 １６􀆰 ５％ ，仅次于中东北非国家。

孟加拉国和马里分别占其援助总量的 ４􀆰 ４％和 ３􀆰 ７％ 。 将更大比例的援助分配给

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中亚国家，反映出海湾国家在全球力量对比不断变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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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与上述地区建立起日益密切的外交联系。 非洲国家受到青睐是源于海湾国

家对非洲—阿拉伯统一的追求，以及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缘政治联系和宗教团结

等原因。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海湾援助国卫生发展援助资金流向（单位：百万美元）

流向区域 中东北非
撒哈拉以南

非洲
南亚

拉丁美洲 ／
加勒比地区

中欧 ／东欧 ／
中亚

东南亚 ／东亚 ／
大洋洲

援助金额 ２４３． ８ １１８． ２ １０９． ８ ６５． ５ ６１． ５ ４８． ５

　 　 图表来源：笔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提供的数据整理制作。

从援助渠道看，海湾援助国多采用政府间双边援助。 ２０１７ 年，海湾国家有

５８􀆰 ５％的援助资金通过双边机构提供，１２％ 的援助资金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提供，

３􀆰 ３％的援助资金通过其他联合国的机构提供。① 以阿联酋为例，阿联酋 ２０１７ 年

提供了 ２􀆰 ２１ 亿美元卫生发展援助，其中有 １􀆰 ０４ 亿美元（４７􀆰 ３％ ）通过政府间的

双边渠道发放。 事实上，２０１０ 年中东剧变之前，海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中

的双边援助占比更高。 随着地区局势的剧烈震荡以及海湾援助国越来越重视融

入国际发展合作议程，特别是考虑到多边援助具有多种优势，如管理相对集中、

规范且辐射面广、有利于参与塑造国际发展议程和提升援助效果等，海湾国家的

多边援助比例持续上升。 多边渠道主要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基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伊斯

兰发展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等机构。

从援助领域看，由于中东北非国家的卫生系统普遍比较薄弱，推动卫生医疗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卫生和护理工作者培训水平和初级保健水平以及搭建医疗

数字化平台等方面成为海湾国家实施卫生发展援助的重点领域。 ２０１７ 年，海湾

国家卫生发展援助中有 ２􀆰 ７７ 亿美元（４２􀆰 ９％ ）资金用于加强中东北非国家在卫

生领域的建设，用于孕产妇健康、新生儿和儿童健康的资金有 １􀆰 １９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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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５％ ），而用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领域的资金仅占 ７􀆰 ５％ （见表 ３）。

表 ３ 海湾援助国为中东北非国家提供卫生发展援助的领域及金额（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

援助领域
援助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阿联酋 沙特 科威特

卫生领域建设和卫生体系的增强 ７１８． １ ５４３． ５ ４３８． ４
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 ３７２ ２２３． １ １６３． ０
非传染性疾病 ３３６． ５ １５１． ７ ４８． ５
艾滋病 ８５． １ ８３． ０ １２． ８
麻疹 ４３． １ ３０． １ ５． ８
肺结核 ７． ９ ２２． ２ ５． ４
其他传染性疾病 ８４． ４ ７６． ４ ３２． ３

　 　 图表来源：笔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提供的数据整理制作（卡塔尔数据缺失）。

二、海湾援助国卫生发展援助的主要特点

对外援助从本质上看是各国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延伸，旨在维护自身安全利

益和政治战略。 作为海湾国家“援助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卫生发展援助的重

要性近年来日益凸显。 援助方可以充分利用地缘便利和文化优势，实现福利的

跨国延伸，践行人道主义精神，扩大国际影响，展现实力和推动南南合作。 受援

方借助外部的卫生发展援助可以有效化解健康威胁，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流行的

当下，中东北非国家抗疫能力的增强可以有效改善其因经济发展能力弱化而导

致的地区发展的脆弱性。 海湾国家在卫生发展援助实践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在援助领域上，以加强卫生领域和卫生体系的建设为重点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卫生治理利益诉求方面有较大不同。 由于发达国

家或多或少通过国家或企业建立了覆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础性医疗保障，所

以倾向于将有限的治理资源投向特殊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 以西方国家为主

导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也更多强调将资金投入到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之

中。 如美国的卫生援助项目主要针对妇幼保健、生育健康以及防治三大传染性

疾病；欧洲卫生援助关注医疗服务和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疗以及为科研和技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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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海湾国家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卫生发展援助



供支持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欧洲与发展中国家为应对三大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全

球卫生危机而建立的临床试验伙伴关系（ＥＤＣＴＰ）。 然而，对于中东北非国家来

说，将资金过多地投入到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垂直计划之中是一种短期的资金投

入模式，只能应对一时之需，不仅达不到卫生发展援助的预期目标，还会使全球

卫生发展状况更加不容乐观。① 因此，基于中东北非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需求，

卫生援助主要集中在加强卫生领域和卫生体系的建设。 从宏观上看，主要包括

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等；从

微观上看，主要包括完善贫困地区卫生保健体系、城市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维护

患者权益等。

在改善医疗设施方面，科威特一直是叙利亚最慷慨的捐助者之一。 自叙利

亚内战以来，科威特政府积极帮助叙利亚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以减轻有卫生需求

的人的痛苦。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科威特给大马士革农村医院和儿科医院捐赠了 ３８００

万美元，用以采购必要的医疗设备、支持医院的紧急手术和废物管理系统、提高

医院的外科手术能力并改善重病患者和受伤患者的健康状况。② 在维护患者权

益方面，沙特是最早呼吁并付诸行动的海湾援助国。 卫生保健行业的风险促使

更多国家在相关措施的实施方面给予重视和加大投入，通过患者赋权运动来加

强卫生保健系统建设。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沙特患者安全中心（ＳＰＳＣ）组织召开的第四

届全球患者安全部长级会议启动了一份《患者安全吉达宣言》。 沙特还提议建立

一个虚拟平台以推动来自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之

间的合作。 这个数字平台可为中东北非国家的医护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并把实

现全民健康覆盖作为工作重点之一。③ 在完善卫生保健体系方面，卡塔尔长期与

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帮助受援国家强化公共卫生系统方面做出努力。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卡塔尔发展基金为约旦难民卫生基金提供了 ４２０ 万美元的赠款，主要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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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健康基金，为涉叙利亚难民教育和医疗等提供支持。 约旦卫生部将优先考

虑初级卫生保健、二级卫生保健、药品及医疗耗材等项目。① 双方将共同应对约

旦面临的发展挑战，进而促进约旦和周边国家卫生环境的改善。

（二）在资金分配上，以突出灵活性的精准援助为目标

有学者认为，“传统援助国在实施援助时往往附加一些政治条件，将人权、民

主、善治和良政作为决定是否向受援国家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 而海湾国家实

施的对外援助出于南南合作、阿拉伯团结和伊斯兰世界联合等原因。”②海湾国家

多根据中东北非国家的不同需求，采取债务减免或物资援助等方式，特别强调在

资金分配上的灵活性和精准性。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干预司司长阿

尔塔夫·穆萨尼（Ａｌｔａｆ Ｍｕｓａｎｉ）指出的那样：“海湾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十分灵

活，它使我们的反应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 这对于集中了全世界最脆弱地区和

社区的中东北非而言，十分必要。”③

在卫生援助中，海湾国家针对受援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专门方案，并根据需要

做出资金预算，从而实施精准援助策略。 卡塔尔发展基金、萨勒曼国王人道主义

援助和救济中心及阿布扎比发展基金等海湾援助机构在实施援助之前，首先要

与合作伙伴联合评估，深入了解和分析受援国的需求和发展计划，然后在此基础

上提供相对应的援助。 以援助也门为例，沙特与阿联酋在帮助也门阻止霍乱疫

情蔓延方面颇有建树。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两国提供专款帮助也门阻止霍乱传播和提

升应对疫情的能力。 由于多年战乱，也门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急需安全饮用水

和卫生设施。 科威特作为伊斯兰和欧佩克发展机构协调小组的发起者，严格遵

循“伙伴原则”和共享价值观，倾向于以伙伴关系和合作为基础的工作安排，反映

受援国的需求和优先次序。④ 自 ２０１９ 年以来，科威特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一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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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在也门加强合作，开展多轮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以抗击登革热等传染病，

包括派遣 ６０ 个医疗队，１０ 个紧急医疗流动队和 ２１ 个外科队，向 １２ 个肿瘤中心

提供抗癌药物，并在也门各地为 ２１ 个透析中心提供肾脏治疗。① 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科威特政府在长期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向也门提供应急资金。 即使局势

每天都在变化并经常影响应对行动，科威特也能保证卫生援助资金及时到位，这

进一步提高了海湾援助资金的时效性、便捷性和满意度。

（三）在援助理念上，秉持人道主义精神

中东地区是人道主义危机频发地带，不少国家长年战火纷飞，大量难民流离

失所，卫生发展援助成为该地区的迫切需要。 作为一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援

助方式，卫生援助一直是海湾国家关注的重点。 加之中东北非国家在文化和宗

教上具有相似性，身份认同促进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利益共享，也影响着海湾国

家的对外援助理念。 这使得海湾援助国以宗教信仰为基础提供的援助在很大程

度上是为了履行伊斯兰教义务。 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

示，阿联酋红新月会（ＵＲＥＡＣ）作为最早建立的阿拉伯慈善组织之一，已经是在全

球范围内提供卫生发展援助最多的七大顶尖组织之一。 在卫生发展援助领域，

阿联酋的非政府组织和半官方组织，如扎耶德慈善和人道主义基金会、阿联酋红

新月会、马克图姆慈善组织、沙迦慈善组织和人类诉求等组织发挥着巨大作用。

为了提高人道援助的工作效率，加强与国际人道组织的协调对接，阿联酋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专门成立人道主义对外援助协调委员会。 该委员会通过发布人道主义应

急指南，确保各机构在统一目标基础上的协调与合作，旨在加强与国际标准接轨

且避免重复投入，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了保障机制。

沙特一直希望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领导者。 萨勒曼国王人道主义援助

和救济中心作为向中东北非国家提供卫生援助的重要机构，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成立

以来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与 １４２ 个区域和国际伙伴合作实施了 １００７ 个总价值为 ３２． ８

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救济项目，使 ４４ 个国家的人民受益。 这些援助中的一部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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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 多个涉及全球应对粮食安全、人道主义和紧急救援协调以及教育与涉水卫

生等问题的项目提供了支持，另一部分用于对在也门冲突期间被极端分子招募

的儿童进行康复以及为在战争中失去肢体和装假肢的人制定治疗方案等。① 为

了扩大援助工作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援助的有效性，该中心创建了沙特人道主义

援助平台、志愿者平台和难民平台等多个大数据互联网，旨在让人道主义行动

者、专家和科学家一起在开放、透明的环境下真诚交流，讨论当前的挑战并提出

对策。 为此，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和紧急救济协调员马克·洛

科克指出，由于沙特为联合国提供慷慨的支持，尤其是在也门开展了广泛的人道

主义援助工作，沙特正在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人道主义中心。②

海湾国家践行的人道主义精神充分体现在其应对新冠疫情的卫生援助中。

沙特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等国

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 这些协议覆盖众多人道主义领域，为全球困难群体提

供紧急援助。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沙特萨勒曼国王人道主义援助赈灾中心协助世

界卫生组织将医疗设备和物资空运到也门的亚丁。③ 这批分发到萨那和亚丁的

货物包括卫生工作者的个人防护用品、实验室筛查测试、创伤药物和其他医疗用

品，主要用来支持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以及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阿联酋为 １２８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超过 １７４２ 吨的医疗物资。 梵蒂冈教皇盛赞阿

联酋在人道主义工作中向世界贫困地区伸出援助之手的行为。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他

授予阿布扎比王储阿勒纳哈扬“人道主义的化身”勋章，盛赞阿联酋在新冠疫情

大流行期间的人道主义行动打破了地区边界，救援工作已经深入到亚马逊地区

并成为全球团结的力量和鼓舞人心的典范。④ 卡塔尔慈善组织和卡塔尔红新月

会向流散在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等国的叙利亚难民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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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提供全方位援助，包括粮食援助、用水卫生服务和防疫用品资助等。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卡塔尔慈善组织拨款近 ４５０ 万美元用于援助叙利亚和土耳其抗击疫情。 通过

向弱势群体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来支持当地政府采取措施，卡塔尔的援助旨在减

少疫情对叙利亚和土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①

（四）在携手抗疫上，加强国际团结与合作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海湾援助国加入了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建立的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ＣＯＶＡＸ）。 该计划采取预先市场承诺机制，按照既定

的平等公正分配原则，向参与计划的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合理的疫苗采购服务，从

而实现有效控制疫情的目的。 沙特充分抓住本国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

机遇，积极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极力促成多方协调与沟通。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召开期间，沙特承诺为检测病例、开发

疫苗和研发治疗方法提供 ５ 亿美元的援助。 同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沙特在举办二十国

集团峰会期间，重申先前承诺的 ５ 亿美元援助并号召各国捐款。 该活动计划募

捐近 ２１０ 亿美元用于研制新冠疫苗和防控新冠疫情，并向贫困国家及时发放疫

苗。② 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官网公布的数据，沙特已捐赠

１􀆰 ５３ 亿美元，排在世界前列。③

早在疫情暴发初期，卡塔尔就多次呼吁世界各国合作抗疫，共同应对疫情带

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卡塔尔发展基金第一时间向伊朗提供了多批包括医疗设

备和防护用品在内的援助物资，随后又向黎巴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提供

多批紧急医疗援助物资，支持这些国家抗疫。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世界经济论

坛召开的“应对新冠疫情行动平台”会议上，卡塔尔表示愿意为疫苗研发和提高

医疗服务的有效性提供经济援助。 不仅如此，卡塔尔还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

４７ 个国家的创新实验室展开合作，向 ２０ 多个国家提供了医疗物资以及建立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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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 ｃｎ ／ ｃｄ ／ ７５ ／ ｃ２１２５３ａ２４９２０５ ／ ｐａｇｅ． ｈｔｍ。



医院所需的医疗设备，致力于降低疫情对各行业的负面影响。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４ 日，

由于意识到国际合作和经验交流是战胜疫情的唯一途径，卡塔尔承诺向全球疫

苗免疫联盟捐赠 ２０００ 万美元。① 这体现出卡塔尔在卫生援助方面加强与国际机

构合作的决心。

科威特是最早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应对新冠疫情的号召并采取行动的援助国

之一，不仅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和提供资金，而且积极援助受到新冠疫

情严重影响的地区和国家。 事实上，科威特在历史上一直慷慨支持世界卫生组

织的相关活动，始终在该组织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提供紧急卫生支持。 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度项目预算中期审查报告，科威特在世界卫生组织卫

生突发事件上的贡献比例为 ８％ ，远远高于大多数传统援助国。② 新冠疫情暴发

后，科威特更是在促进人类健康、保障世界安全和为弱势群体服务这三个卫生援

助领域积极发挥作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科威特发布的《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财年年度报告》

指出，科威特目前的援助领域主要是交通运输与国家经济方面，在社会资源和卫

生方面仍存在不均衡现象。 鉴于人类社会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科威特政府

表示将更加重视在卫生领域的援助力度。③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世界卫生组织在

科威特开设了国家办事处，体现了国际机构对科威特工作的肯定与信任。 该办

事处旨在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援助方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团结与合作，共同

分享检测疫情动态、防范疫情传播和应对疫情流行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阿联酋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合作，向世界卫生组织捐赠病毒检测试剂

盒等医疗物资，包括 １９４４ 吨的医疗援助、呼吸机、测试包、个人防护设备和用品，

以此支持国际社会遏制病毒传播的努力。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迪拜正式成立了疫苗物

流联盟，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快速将新冠疫苗运送至全球各地，并计划在 ２０２１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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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向全世界提供 ２０ 亿剂疫苗。 迪拜疫苗物流联盟集合了阿联酋航空领先的运

输专长和全球网络、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的全球港口及物流业务，以及迪拜机场和

国际人道主义城等基础设施。① 该联盟的疫苗运送重点关注受疫情影响严重、药

物运输困难且物流具有挑战性的新兴市场，旨在促成一项保障人类健康的全球

解决方案，开展包括药品生产企业、货运代理、政府机构和其他与疫苗运输相关

的企业在内的广泛合作。 阿联酋在抗击全球疫情中的作为充分呼应了其外交援

助“五年计划”（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１ 年）的相关政策，即通过“需求驱动型”援助和“超援

助”模式与其他发展伙伴广泛合作。② 通过发挥在资金和物流上的优势，阿联酋

致力于帮助尚未得到充分支持的贫困地区或国家。

三、海湾援助国卫生发展援助的影响与启示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 ７３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

指出：“应全力搞好疫情防控……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加

强国际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③面对疫情，海湾援助国同样认识

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而他们的努力与作为同样值得称道。 在新

冠疫情暴发之前，海湾援助国长期有针对性地向中东北非地区国家提供援助，帮

助受援国建设卫生体系和治疗疑难杂症；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海湾援助国慷慨

提供资金、物资和技术，帮助受援国遏制疫情传播、扩散与加剧。 海湾援助国的

援助活动和项目涉及各种形式与规模，对全球人道主义倡议的实施和全球卫生

体系的维护起到重要作用。 尽管海湾援助国的卫生发展援助赢得了国际社会高

度评价，但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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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影响

从短期来看，海湾援助国在疫情期间的作为对于疫情之后的世界重启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沙特以援助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为原则，提供不受地

域限制的优惠贷款并直接与受援国政府打交道，以便及时为优先发展项目提供

资金。 不仅如此，沙特还为全球倡议做出了贡献，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肺炎

团结应对基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及其他国际和区域卫生组织和方案。 卡塔

尔对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体现了应对新冠疫情挑战时最需要的责任感和团结意

识。 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就曾致电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

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称赞卡塔尔为各国抗击疫情付出的巨大努力，特别是

卡塔尔航空公司在疫情严重地区坚持运营，接回各国被困人员，切实为各国抗疫

工作做出巨大贡献。 科威特的对外援助旨在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它与国际伙伴合作，为防止新冠疫情在低收入国家传播提供了大量支持。 鉴

于疫情期间受援国的社会基础设施落后且公共卫生服务资源短缺，科威特在

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在这两方面的援助，金额达到 １３． ５ 亿美元，比新冠疫情前增加了

３３％ ，①以帮助受援国家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

从长期来看，海湾国家的卫生发展援助体现出新兴援助国在扩大卫生发展

援助筹资渠道、加强卫生发展援助力度，乃至于重塑全球援助格局等方面的重要

性。 自二战结束及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援助以来，以欧美为首的发

达国家长期在对外援助中占据主导地位。 它们在援助中融入西方的理念和价值

观，常常在援助协议中设置附加条件，并且要求受援国屈服于自己的政治影响

力。 如法国通过援助非洲国家以涉非洲事务，美国通过援助拉丁美洲欠发达国

家在联合国形成利益集团等。 除此以外，发达国家在卫生发展援助领域已经形

成惯性，无论是在出资规模还是援助实践中的表现都显得乏善可陈。 在此背景

下，海湾援助国的援助既有助于满足全世界日益增长的卫生发展援助需求，又有

·９４１·

阿拉伯海湾国家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卫生发展援助

①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Ｋｕｗａｉｔ，”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ｏｅｃｄ⁃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８ｃ２ｂ７４９⁃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ｉｔｅｍＩｄ ＝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 ５ｅ３３１６２３⁃ｅｎ＆＿ｃｓｐ＿ ＝ ｂ１４ｄ４ｆ６０５０５ｄ０５７ｂ４５６ｄｄ１７３０ｄ８ｆｃｅａ３＆ｉｔｅｍＩＧＯ ＝ ｏｅｃｄ＆ｉｔｅ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ｙｐｅ
＝ ｃｈａｐｔｅｒ．



望改变发达国家在全球卫生发展援助乃至卫生治理体系中一家独大的现状，推

动世界朝更加重视合作与包容的未来前进。

（二）消极影响

在海湾援助国向外界提供卫生发展援助的过程中，针对其援助行为的负面

评价主要集中在信息透明度和政治影响力两方面。 就信息透明度而言，海湾国

家均为君主国，其以个人名义或以王室名义提供的援助金额往往不公开，加之伊

斯兰教义提倡秘密施济，反对大规模宣传援助行为等，海湾援助国的援助无法在

报告中详细展示。 截至目前，只有阿联酋和沙特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

助委员会提交部分援助数据和相关报告。 就政治影响力而言，海湾援助国倾向

于向文化与宗教一致或相似的国家与地区提供援助，很自然地把世界分为伊斯

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对立，以至于卫生发展援助在某种程

度上沦为政治工具。 在援助管理方面，海湾援助国的管理架构比较分散，管理部

门十分庞杂，参与援助管理的机构不仅包括多个政府部门、半政府部门（如阿拉

伯国家红新月会）或区域金融机构，还包括统治者家族私人组建的援助机构。 这

导致监管存在一定难度。 目前，需要进一步发挥阿拉伯协调秘书处的协调作

用，①从而增加资源利用的有效性。

（三）若干启示

在卫生发展援助领域，南南合作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海湾援助国在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和卫生发展援助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为南南合作做出重要贡

献，但综合考虑疫情对世界秩序造成的影响，以及地区不稳定性上升的局面，海湾

援助国若要在卫生发展援助方面大有作为，应当在以下方面给予进一步关注。

首先，维持与提升在卫生发展援助领域的贡献度。 目前，海湾援助国已经在

卫生发展援助领域取得一定成果，特别是在中东北非国家已经获得不可取代的

地位，其提供的物资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全球卫生治疗水平的提高都

必不可少。 对受援国而言，海湾援助国提供的卫生援助有效改善了受援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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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援助资金和协调区域发展的交流平台。 近年来，随着国际发展援助环境的不断变化，其功能正在逐步增强。



计民生、提高了国家卫生水平，有助于提升世界卫生水平的整体发展；对海湾援

助国而言，提供卫生发展援助一方面能够利用好石油财富，实现福利跨国延伸，

另一方面也是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影响力和树立威望的重要切入点。 现实

利益、安全动机和宗教信仰都可以通过卫生发展援助事业而得以发展。

其次，提高援助信息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无论是通过双边渠道还是通过多

边组织，抑或是私人渠道，海湾援助国都应当尽可能地在项目、规模和组织等领

域提高信息透明度。 这不仅有利于合理安排卫生发展援助资金，而且能避免落

人口实，影响国家形象的塑造。 充分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的相关数据库，定期收集与归纳相关信息，以为未来的援助工作提供参考。 在此

基础上，海湾援助国应当做好项目进程的规划与追踪，以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推动

卫生事业的发展。 如沙特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尽管颇有建树，但相关机构没有

项目级数据库，并且大多不公布年度报告。 因此，不论是在提升国家影响力和国

际声望方面，还是在援助监管和反馈渠道方面，这都可能造成一定的困难，也不

利于南南合作的进一步拓展。

最后，兼容与适应现有的全球卫生发展援助体系。 ２０１２ 年以来，尽管全球经

济增长放缓，海湾国家并没有减少对外援助资金，特别是卫生发展援助领域的资

金，成为国际发展合作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更全面暴露发达国

家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现存的全球卫

生治理体系。 在这种环境下，海湾援助国应当通过信息公开等关键举措努力融

入全球卫生发展援助体系中，从而兼容与适应现有体系。 与此同时，海湾援助国

还应加强与金砖国家等新兴援助国的合作，以共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变

革。 当然，海湾援助国之间也可以通过精心设计合作时间、具体分工、合作方式

和有效沟通来实现动态合作，充分利用目前已有的协调秘书处工作平台，使具有

阿拉伯特色的卫生援助模式进一步发挥优势。

结　 语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健康风险传播速度的不断加快和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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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安全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

球范围内的传播与扩散，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传染病的防治。 以阿联酋、沙特、科

威特和卡塔尔为代表的海湾援助国持续通过政府间双边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提供卫生发展援助，为世界卫生事业提供了大量支持。 与其

他援助国相比，海湾援助国具有如下特点：在援助规模方面，援助金额占国民总

收入的比例远远超过 ０． ７％ ，与传统发达国家不相上下甚至略有超过；在援助战

略方面，通过援助实现宗教福利跨国延伸，提升国家软实力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支

持和拥护；在援助流向方面，重点关注中东北非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也关注南亚和中亚国家；在援助领域方面，倾向于加强卫生领域的能力建设，同

时致力于传染病的防治；在援助机制方面，以双边渠道为主，多边渠道不断加强；

在援助管理方面，综合发挥多种组织架构的管理和协调作用，除了阿拉伯协调秘

书处外，还有政府部门、区域金融机构以及统治者家族等。

卫生援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发展，它不仅需要投入资金，更需要建立

一种完善的医疗卫生机制。 为实现这一目标，包括海湾援助在内的南南卫生合

作就必须在致力于实现综合发展的高度进行统筹，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激发民族

内生的发展动力。① 可以预见，海湾援助国将在地区和全球卫生发展援助领域不

断发挥重要作用。 一方面，海湾援助国的援助模式丰富了原有的国际援助内容，

也促使国际社会反思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现行的援助模式并展望新型的发

展合作模式，从而解决资源不足、机制扭曲和碎片化等问题。 另一方面，海湾援

助国的作为有利于推动“援助有效性”向“发展有效性”转变，使援助国更加注重

受援国主体性的发挥及能力的发展。 随着海湾援助国在卫生发展援助领域取得

进展，以及与诸多联合国多边机构和既有国际援助机制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全

球卫生发展援助事业有望展现出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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